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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收入是财富积累的源泉,多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有利于提升弱势家庭的财富

水平。 基于 2020 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系统探讨数字素养对农户财富积累的影响机

制。 本文的主要发现如下:(1)数字素养能够显著提高农户财富积累水平,其中数字技能应用素养和数

字意识素养的作用更为突出。 (2)农户数字素养对低技术水平家庭、受流动性约束的家庭和处于有村庄

电商服务站村庄的家庭的财富积累有更大的促进效果,尤其是数字资源获取素养,而数字设备操作素养

和数字意识素养的影响相对较弱。 (3)数字素养主要通过缓解农户信贷约束和提升农户风险管理能力

来促进财富积累。 因此,提升弱势农户的数字素养,拓宽其财产性收入渠道,有助于农户实现财富积累和

共同富裕。
关键词:数字素养;财产性收入;财富积累;数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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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成为了一项重点政策。 实现低收入者的财富积

累是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最终目标之一,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 在这一背景下,对于低

收入农户而言,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财产性收入的增长体现在农村住房、承包地经

营权、农业机械以及其他重要资产的增值过程中,这些资产的增值为农户提供了宝贵的财富积累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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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机会可用于再投资,例如扩大农业生产规模,或用于其他领域的投资(如金融理财、人力资本提升

等),从而实现财富的持续积累。 通过鼓励财产性收入的增长,政府和社会能够为农村地区的繁荣和农民

的长期致富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因此,提高农户财产性收入水平,对其财富积累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数字化已经成为农村生活的不可或缺一部分,对于农户的生产和经济状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

数字技术在农村地区的普及,农户是否采纳这些技术变得至关重要。 数字设备的应用为农户提供了宝贵

的信息和市场机会,而信息的识别和应用能力则有助于激发农民的创新意识,从而探索新的经济机会。
此外,数字技术的采纳还拓宽了农户的投资选择,为其参与金融市场活动提供了便捷的工具。 那么,农户

数字素养的提升如何提高其财富积累水平? 数字素养的不同维度对农户财富积累水平的影响有何差异?
其影响机制是什么? 系统探讨上述问题对提高农户财产性收入以及促进低收入者财富积累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一)数字素养的内涵与测度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数字素养的内涵经历了从“理解数字信息资源的一种读写能力”到

“获取、理解、整理和批判数字信息的综合能力”再到“信息识别、信息处理、信息评估、信息应用和信息创

造等认知和社会情感能力展示”的不断深化[1-4] 。 由于数字素养是一种多维度、多层次、多元化的能力,

国内学者通常从技术层面、文化层面、社会层面等不同视角对数字素养进行界定和分析[5-6] 。 《欧盟公民

数字素养框架》(2. 2 版) [7]将数字素养分为信息与数据、沟通与合作、数字内容创作、数据安全、问题解决

等五个维度。 苏岚岚等[8]基于我国农民在数字环境中的实际需求和应用场景,构建了包括数字化通用素

养、数字化社交素养、数字化创意素养和数字化安全素养四个方面的农民数字素养评估指标体系。 武小

龙等[9]构建了一个“由浅及深”的农民数字素养框架体系,包括基础层、应用层、创新层和价值层四个维

度,旨在反映农民在不同层次上对数字技术的掌握和运用程度。 同时,也有学者用个体对数字技术的采

纳频率来衡量数字素养[5-6] 。 对比前人的测度可以看出,欧盟框架具有较高的普适性和权威性,但缺乏

针对特定群体的差异化设计;苏岚岚等[8]和武小龙等[9] 的框架则更加贴近农民的实际情况,但缺乏足够

的理论支撑和实证检验;王杰等[5]和单德朋等[6]的方法则较为简便和实用,但忽略了数字素养的多维度

和多层次特征。

(二)数字素养的经济效应

国外学者 Koltay[10]分析了媒体素养、信息素养和数字素养三者之间的异同点及相互关系,并指出数

字素养是一种能够促进个体在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获得成功的关键能力。 Prior 等[11] 利用美国国家教

育统计中心(NCES)2003 年成人技能调查数据发现,数字素养水平有助于拓展个体线上社会网络空间,
并提高其社会资本水平。 Park[12]利用韩国 2008 年信息通信技术调查数据发现,数字技术能增加线上行

为的安全性,并降低网络犯罪对个体造成的损失。 国内文献大多数集中于探讨互联网使用的经济效应。
一些文献考察了互联网使用与城市化[13] 、互联网普及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14] 。 目前数字素养对

农民行为如资产选择、就业、创业、消费、保险购买等的研究较为匮乏。 总体来看,国内外学者对数字素养

的经济效应有着不同的关注点和研究视角,但都认为数字素养是一种能够提高个体在数字化时代的竞争

力和福利水平的重要能力。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国外学者更多地从社会、文化和个体层面探讨数字素

养的经济效应,而国内学者更多地从宏观层面探讨互联网使用的经济效应,这可能与国内外数字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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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和数据可获取性有关。 同时,目前对于数字素养对农民行为和财富积累水平影响的研究还很少,这
是本文对数字素养经济效应研究的切入点。

(三)农民财富积累的相关研究

近年来,学术界对家庭财富积累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 首先是户主和家庭层面的影响

因素,年龄、出生地、父母职业、教育水平、婚姻、风险偏好、金融素养等与家庭财富积累息息相关[15-18] 。
其中,与高财富家庭相比,金融知识对低财富家庭的促进作用更大[19] 。 然后市场环境则对非住房资产

(包括金融资产、耐用消费品、生产性固定资产)的影响更大[20-21] 。 但已有研究忽视了数字技术可能对家

庭财富产生的影响。 然而,目前对于数字素养这一内涵丰富、更具时代意义的人力资本对农户财富积累

的影响效应的研究还较少,受数据可获得性所限,数字素养度量内涵较为单一。 因此,数字素养对农户财

富积累的影响这一议题还需进一步讨论。

(四)农户数字素养与财富积累的相关研究

由于数字素养和互联网使用一脉相承,一些文献从微观家庭着手,研究了互联网使用对家庭财富积

累和财富分配产生的影响。 刘雪颖[22]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证明了互联网使用能够提升

家庭收入和金融素养水平,进而促进家庭财富积累、缩小财富差距,能够显著提高金融资产占比,降低住

房资产占比,助力家庭财富结构优化。 另外,从数字素养视角来看,农户数字素养能够对家庭经济行为产

生正向影响,从而有利于农户增收。 数字素养的增收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创业效应。
数字素养的提升有助于激励农户的创业活动,且在低人力资本、低物质资本和低社会资本的农户中作用

更强烈,从而缓解相对贫困[5] 。 第二,投资效应。 线上交易和数字金融能提高家庭金融市场的参与,优化

风险资产配置,从而增加家庭财产性收入[23-25] 。 农户财富积累水平与收入水平息息相关,收入的结余促

成了财富的积累,因此数字素养的增收效应有利于农户财富积累。
基于此,本文尝试回答以下问题:数字素养的提升,能否通过改善农户的财产性收入状况,进而促

进家庭财富积累? 当前,农户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而数字素养的提高,既
有助于缓解信贷约束,也有利于增强风险管理能力。 为此,本文利用全国性农民调研数据,从数字素

养与农户家庭财富积累的关系入手,引入信贷约束和风险管理能力两个变量,探讨其在数字素养影响

农户财富积累过程中的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能为多渠道促进农民财富积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

实证支撑与政策参考。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数字素养对农户财富积累的积极影响

数字素养可以细分为四个关键维度,包括数字设备操作素养、数字资源获取素养、数字技术应用素养

以及数字意识素养。 这四个维度在农户的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于财富积累产生

了积极的影响。 首先,数字设备操作素养涉及到农户如何熟练使用数字设备,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
通过这些设备,农户可以扩大他们的社会网络,增加信息获取的途径。 这为他们提供了更广泛的机会,可
以获得有关市场、农业技术和其他关键信息,从而更明智地进行经济决策。 其次,数字资源获取素养关系

到农户如何有效地获取在线学习资源。 这包括获取有关投资、财务管理和其他相关主题的知识。 通过数

字资源,农户可以增强他们的投资知识和财务管理能力,从而更好地规划和管理他们的财富。 再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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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应用素养指的是农户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来促进他们的经济活动。 这包括采用数字金融技术,丰富他

们的投资渠道,并选择更多样化的投资产品。 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提高农户的金融包容性,使他们更容

易获得贷款、投资和其他金融服务。 最后,数字意识素养强调农户如何更敏锐地察觉市场中的潜在经济

机会,以及如何采取投资行动。 提高数字意识素养使农户更具预见性,能够更好地洞察市场趋势和机会,
进而采取相应的财务和投资决策。 综上,数字素养的提高对于农户的财富积累具有积极的作用。 农户数

字素养的提高增加了他们的信息获取渠道,提高了他们的投资知识和金融包容性,使他们更善于发现和

利用市场机会。
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1:农户数字素养的提升可以促进农户财富积累。

(二)数字素养影响农户财富积累的重要路径

1. 农户数字素养的提升有助于缓解家庭信贷约束,从而增加财产性收入,促进农户财富积累。
数字素养拓宽了农户获取信息资源的途径,一方面,促使农户能够更熟练地通过数字金融等正规渠

道进行融资,提高了农户的金融可得性,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金限制状况,使得农户能够开展创业活动或

是进行生产、生活投资。 另一方面,信息来源的丰富有助于农户接触更多的经济机会,拓宽增收渠道,提
高农户投资活动的积极性等。 同时,数字素养作为一种专业性人力资本,可以彰显企业家能力和信用水

平。 拥有较高数字素养的农户更容易通过金融机构的资质审查并获得贷款,从而提高农户的创业绩效,
增加财产性收入[26] 。

2. 农户数字素养的提升有助于提升风险管理能力,从而增加财产性收入,促进农户财富积累。
数字素养能够缓解农民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增强农民对信贷可得性的预期,提升家庭风

险管理能力,从而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数字技术的应用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简化业务办理和审批手

续,有效增加了家庭对信贷可得性的预期,进而产生了原本不存在的正规信贷需求,提升了家庭风险管理

能力[27] 。 同时,农民数字素养的提升使其能够通过数字设备绑定银行卡并进行线上交易活动,有利于金

融机构为农民提供符合其需求的金融产品或服务,提高了农民获得信贷的可能性,从而提高了农民的风

险管理能力[28] ,较高的风险管理能力能够强化农村家庭创业决策[29] ,农户可支配资金越充足,作出创业

决策的可能性越高,风险承受能力也越强,促进创业绩效提升[30] ,进而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2:农户数字素养的提升可以通过缓解信贷约束和提升风险管理能力促进

农户财富积累。

四、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 2020 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该数据库全面、客观、准确地掌握农村的基本

情况,科学把握当前中国农村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和变化趋势,为乡村振兴理论创新和战略实施提供了

坚实的数据支撑。 本文对异常值和缺失值进行数据清理后,获得具有全国代表性的 3
 

799 个农户样本。

(二)变量设置

1. 被解释变量

财产性收入通常与家庭积累财富的能力直接相关。 较高的财产性收入通常意味着更多的可用资金

来投资、储蓄和购买资产,如房地产、股票、债券等,这有助于财富的积累。 财产性收入通常涉及资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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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投资或不动产产生的收益。 这种收入可以用于购买更多资产或将资金重新投资,从而实现财富的

增长。 对于农户来说,他们习惯用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积累财富,财产性收入的财富积累渠道仍然

存在较大的探索空间。 本文选取农户家庭 2019 年财产性收入总额作为农户财富积累水平的替代变量。
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数字设备操作素养、数字资源获取素养、数字技术应用素养、数字意识素

养 4 个方面构建了农户数字素养指标体系。 其中,数字设备操作素养指农户对数字设备的可及性,本文从农

户是否使用数字设备、使用数字设备的困难程度和时长 3 个方面来衡量[31-32] ;数字资源获取素养指农民利

用互联网搜寻、识别、获取信息和使用信息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本文从农民使用数字设备获取信息的熟练

程度、数字资源的可获得性和及时性 3 个方面来衡量[8,33] ;数字技术应用素养是指农民对数字技术的采纳行

为,本文从农民是否具备较好的数字娱乐、数字社交、数字学习和数字商务技能,以及是否曾为数字化服务

付费 5 个方面来衡量[8,34] ;数字意识素养是指农民对数字技术的采纳意愿,本文从农民是否偏好以数字化方

式获取信息、传播信息,以及是否偏好数字支付、数字信贷和数字化经营 5 个方面来衡量[32,35] 。

如表 1 所示,本文在农户调查问卷中筛选出 18 个题项,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农户数字素养总水平进

行度量。 样本充足性检验 KMO 值为 0. 878,Bartlett 球形度检验统计量的显著性 P 值为 0. 00,说明本文因

子分析结果有效。
表 1　 数字素养指标设计

目标层 标准层 指标层 具体测量题项 参考文献

农户

数字

素养

(Digital)

数字设备

操作素养

(Digital
 

Operation)

数字资源

获取素养

(Digital
 

Acquire)

数字技术

应用素养

(Digital
 

Apply)

是否使用数字设备

使用 数 字设 备 的 困 难

程度

使用数字设备时长

是否能较为熟练地利用

数字设备获取资讯

数字信息获取及时性

数字资源可获性

是否具备较好的数字娱

乐技能

是否具备较好的数字社

交技能

是否具备较好的数字学

习技能

是否具备较好的数字商

务技能

是否 曾 为数 字 化 服 务

付费

A1. 您是否使用 4G / 5G 手机

A2. 您对使用 4G / 5G 手机的功能是否不存在

困难

A3. 您平均每天使用 4G / 5G 手机时间是否超

过 8 小时

B1. 是否利用智能手机设备进行新闻浏览等

获取资讯功能

B2. 对于上述重点关注的信息,其获取是否具

有及时性

B3. 如果有日常需求,您自己能否通过手机或

网络随时获取相关信息(有土地转入且通过

土地网获得信息的可以= 1)

C1. 是否利用智能手机设备进行微博、微信等

社交活动

C2. 是否利用智能手机设备进行视频、音乐等

娱乐功能

C3. 是否利用智能手机设备进行学习教育等

活动

C4. 是否利用智能手机进行产品交易等活动

C5. 您家是否经营有产品通过网络交易

C6. 您是否曾经为手机 APP 服务支付过一定

费用

Bartikowski[36]

蒋敏娟和翟云[31]

吕建强和许艳丽[32]

Robert[37]

Bartikowski[36]

Nadia[38]

苏岚岚等[39]

王佑镁等[33]

Cetindamar[40]

李晓静等[34]

Nadia[38]

苏岚岚、彭艳玲[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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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目标层 标准层 指标层 具体测量题项 参考文献

农户

数字

素养

(Digital)

数字意识

素养

(Digital
 

Awareness)

是否偏好数字化方式获

取信息

是否偏好数字化方式传

播信息

是否偏好数字支付

是否偏好数字信贷

是否偏好数字化经营

D1. 您是否最倾向村委会通过数字化方式传

递重要信息

D2. 您是否通常采用数字化方式传递重要

信息

D3. 您家购买种苗、化肥、饲料等农资产品首

选的支付方式是否是数字支付?

D4. 如果您家现在要购买或近期购买过车辆

(轿车、农用车等),首选支付方式是否是数字

支付?

D5. 您需要借钱时是否最先考虑数字借贷?

D6. 是否有意愿在网上销售您的产品?

Cetindamar[40]

吕建强、许艳丽[32]

戚聿东和褚席[41]

温涛和陈一明[35]

Robert[37]

3. 控制变量

农户家庭财富积累水平受到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和村庄特征 3 个层面的影响。 具体特征变量的选

取、设置和描述性统计见表 2。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特征

变量名称 代码 含义 均值 标准差

财富积累 Wealth 农户财产性收入总额(元),取对数 2. 579 3. 755

数字素养 Digital 数字素养总水平 5. 352 2. 084

数字设备操作素养 Operation 农户数字设备操作能力水平 1. 562 0. 685

数字资源获取素养 Acquire 农户数字资源获取能力水平 1. 162 0. 693

数字技术应用素养 Apply 农户数字技术应用能力水平 1. 144 0. 625

数字意识素养 Awareness 农户数字意识水平 1. 484 0. 701

性别 Gender 男= 1;女= 0 0. 932 0. 252

年龄 Age 年龄除以 10 5. 595 1. 136

年龄平方 Age
 

Square 年龄的平方除以 1
 

000 3. 259 1. 272

婚姻状况 Marriage 已婚= 1;未婚、离异、丧偶= 0 0. 916 0. 277

受教育年限 Education
未上学= 0;小学= 6;初中= 9;高中、中专、

职高技校= 12;大学专科= 15;大学本科= 16
7. 873 3. 330

家庭社会关系 Status 家庭成员中有村干部= 1,否= 0 0. 155 0. 362

家庭人数 Members 家庭成员数量 4. 061 1. 576

村庄是否在城郊 Suburb 村庄是否位于城郊 0. 211 0. 408

村庄经济条件 Economic 村庄 2019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取对数 9. 436 0. 726

村庄交通条件 Traffic 村委会到县政府距离(公里),取对数 2. 951 0. 729

(三)模型选择

为估计数字素养对农户财富积累的影响效应,本文构建了如下模型进行检验:
 

Wealthi =α0 +β0Digitali+μ0X i+γ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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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Wealthi 表示农户 i 的财富积累水平;Digitali 表示农户 i 的数字素养水平;X i 表示一系列控

制变量;包括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及村庄特征等。 α0 为截距项;β0 为本文关注的待估计系数;μ0 为待

估参数;γi 为随机扰动项。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 3 中模型(1)—(3)的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素养系数的显著性和符号在逐步加入户主特征、家庭特

征和村庄特征的控制变量后均未发生改变。 这表明农户数字素养水平的提高对农户家庭财富积累的积

极影响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综上,假设 1 得以验证。 表 3 中模型(4)—(7)的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素养的

子维度中,数字设备操作和数字意识对财富积累的正向影响作用较弱,数字资源获取素养和数字技术应

用素养对农户财富积累水平的正向影响作用较强。 数字设备操作素养是农户数字素养中最基础的素养,
数字设备的基础使用并不能显著改变农户的生产经营和投资行为,数字资源的获取和数字技术的采纳代表

农户突破了数字鸿沟的应用层,农户的信息来源丰富,经济机会变多,从而拓宽了农户财富积累的渠道。
表 3　 数字素养与农户财富积累的基准模型

变量 (1) (2) (3) (4) (5) (6) (7)

Digital
0. 109∗∗∗

(3. 176)

0. 108∗∗∗

(3. 120)

0. 093∗∗∗

(2. 663)

Operation
0. 018

(1. 212)

Acquire
0. 142∗∗∗

(3. 153)

Apply
0. 078∗∗

(2. 177)

Awareness
0. 009

(0. 658)
户主 / 家庭 / 村庄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0. 653

(0. 628)

0. 748

(0. 711)

-2. 115

(-1. 494)

-1. 821

(-1. 290)

-1. 859

(-1. 318)

-2. 148

(-1. 513)

-1. 852

(-1. 310)
N 3

 

799 3
 

799 3
 

748 3
 

748 3
 

748 3
 

748 3
 

748

R2 0. 074 0. 073 0. 086 0. 084 0. 086 0. 085 0. 084

　 　 注:∗、∗∗
 

和∗∗∗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值。 下同。
 

(二)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农户数字素养可能受收入影响并引发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 IV-ZSLS 模型,以同村庄除被访

农户外其他农户数字素养水平均值作为工具变量[42] 。 基于同群效应,该变量会影响被访农户数字素养,
但不会直接影响其家庭财富积累。 数字设备培训有助于提升农户数字素养[43] ,电商培训也具有类似作

用。 本文分别以是否参与手机或电脑培训(Electronic
 

training)和电商培训(E-commerce
 

training)替换核

心解释变量。 此外,本文更换为 CFPS
 

2020 年截面数据并进行 OLS 回归。 回归结果见表 4,核心解释变

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进一步验证了主效应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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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工具变量法 更换解释变量 更换数据源

Digital Wealth Wealth Wealth Wealth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Digital
0. 266∗

(1. 822)

0. 079∗∗

(2. 016)

IV
0. 422∗∗∗

(15. 052)

Electronic
 

training
0. 369∗

(1. 769)

E-commerce
 

training
0. 559∗∗

(2. 211)

_cons
1. 507

(2. 301)

-2. 686∗

(1. 803)

-1. 936

(-1. 370)

-1. 862

(-1. 319)

-1. 098∗∗∗

(-3. 423)

户主 / 家庭 / 村庄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N 3
 

799 3
 

799 3
 

748 3
 

748 6
 

407

F 统计量 226. 57

R2 0. 085 0. 085 0. 164

(三)异质性分析
 

1. 技术水平
 

本文高低技术水平的分类依据是“家中有无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家庭成员”。 表 5 结果显示,数字素养

对低技术水平农户的财富积累有显著拉动作用,而对高技术水平农户的财富积累有拉动作用但不显著,

说明数字资源获取素养的提升可以帮助低技术水平农户打开财富积累的渠道和可能性。 这可能是因为

数字素养水平的提升破解了传统农户人力资本低、信息渠道窄的困境,有利于农户获得更多经济机会,促

进财富增长。
表 5　 技术水平异质性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低技术 高技术 低技术 高技术 低技术 高技术 低技术 高技术 低技术 高技术

Digital
0. 087∗∗ 0. 108

(2. 373) (0. 955)

Operation
0. 021 0. 059

(1. 355) (0. 976)

Acquire
0. 153∗∗∗ 0. 054

(3. 167) (0. 412)

Apply
0. 062 0. 147

(1. 581) (1. 563)

Awareness
0. 003 0. 041

(0. 197) (1.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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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5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低技术 高技术 低技术 高技术 低技术 高技术 低技术 高技术 低技术 高技术

_cons
-2. 951∗ 2. 494 -2. 661∗ 3. 246 -2. 721∗ 2. 887 -2. 931∗ 2. 193 -2. 694∗ 2. 688

(-1. 869) (0. 530) (-1. 689) (0. 692) (-1. 729) (0. 616) (-1. 851) (0. 467) (-1. 707) (0. 574)

户主 / 家庭 /

村庄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3
 

148 580 3
 

148 580 3
 

148 580 3
 

148 580 3
 

148 580

R2 0. 087 0. 144 0. 086 0. 144 0. 088 0. 143 0. 086 0. 146 0. 085 0. 145

2. 流动性约束

对于家庭是否受到流动性约束的测度,参考唐林等[44]的定义方式,将金融资产总价值低于两个月收

入的家庭定义为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家庭。 表 6 结果表明,数字素养对受流动性约束的家庭财富积累具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不受流动性约束的家庭财富积累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数字资源获取素养和数字

技术应用素养的提升对受流动性约束农户的财富积累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受流动性约束的家庭往往

因为资金限制而无法开展生产、投资活动,难以参与金融市场活动,而数字素养水平的提升增加了农

户获取金融知识和信息的途径,有助于农户获得正规途径的信贷支持,从而缓解资金压力,促进其财

富积累增长。
表 6　 流动性约束异质性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无流动

性约束

受流动

性约束

无流动

性约束

受流动

性约束

无流动

性约束

受流动

性约束

无流动

性约束

受流动

性约束

无流动

性约束

受流动

性约束

Digital
0. 010 0. 105∗∗∗

(0. 110) (2. 772)

Operation
0. 009 0. 020

(0. 234) (1. 244)

Acquire
-0. 024 0. 173∗∗∗

(-0. 195) (3. 555)

Apply
0. 015 0. 089∗∗

(0. 148) (2. 307)

Awareness
-0. 006 0. 011

(-0. 146) (0. 734)

_cons
-2. 274 -2. 756∗ -2. 257 -2. 427 -2. 202 -2. 491 -2. 295 -2. 840∗ -2. 203 -2. 531

(-0. 620) (-1. 679) (-0. 619) (-1. 480) (-0. 604) (-1. 522) (-0. 625) (-1. 725) (-0. 604) (-1. 541)
户主 / 家庭 /

村庄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426 3
 

302 426 3
 

302 426 3
 

302 426 3
 

302 426 3
 

302
R2 0. 159 0. 092 0. 159 0. 090 0. 159 0. 093 0. 159 0. 091 0. 159 0. 090

3. 电商服务站

本文将农户分为所处村庄有电商服务站和无电商服务站两组。 表 7 结果显示,数字素养对村庄有电

商服务站的农户的财富积累水平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对村庄无电商服务站的农户财富积累水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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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数字设备操作素养和数字意识素养对农户财富积累水平有正向作用但不显著,数字

资源获取素养和数字技术应用素养对村庄有电商服务站的农户的财富积累水平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对

村庄无电商服务站的农户财富积累水平的作用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可能的原因是,电商服务站的存在为

农户提供了与农特产品市场连接的机会。 电商平台通过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将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联系

起来,使得农产品能够更快速、高效地进入市场。 而数字资源获取素养和数字技术应用素养能够帮助农

民更好地利用电商平台,从而扩大销售渠道,提高产品的曝光度和市场竞争力,进而实现收入的增长。
表 7　 村庄是否有电商服务站的异质性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无电商

服务站

有电商

服务站

无电商

服务站

有电商

服务站

无电商

服务站

有电商

服务站

无电商

服务站

有电商

服务站

无电商

服务站

有电商

服务站

Digital
0. 016 0. 127∗∗

(0. 310) (2. 480)

Operation
0. 002 0. 022

(0. 081) (1. 037)

Acquire
0. 019 0. 219∗∗∗

(0. 271) (3. 349)

Apply
0. 009 0. 089∗

(0. 173) (1. 721)

Awareness
0. 001 0. 013

(0. 051) (0. 615)

_cons
-12. 347∗∗∗ -4. 087 -12. 345∗∗∗ -3. 688 -12. 311∗∗∗ -3. 951 -12. 365∗∗∗ -4. 154 -12. 350∗∗∗ -3. 809
(-4. 783) (-1. 607) (-4. 781) (-1. 448) (-4. 761) (-1. 557) (-4. 787) (-1. 628) (-4. 784) (-1. 496)

户主 / 家庭 /

村庄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1
 

637 1
 

731 1
 

637 1
 

731 1
 

637 1
 

731 1
 

637 1
 

731 1
 

637 1
 

731
R2 0. 160 0. 071 0. 160 0. 068 0. 160 0. 074 0. 160 0. 069 0. 160 0. 068

(四)传导路径检验

1. 缓解信贷约束

对于家庭是否受到信贷约束的测度,我们参考张梦林等[45]的定义方式,将以是否获得银行贷款表示

家庭是否受到信贷约束。 其中,获得银行贷款赋值为 1,未获取银行贷款赋值为 0。 数字素养及其 4 个维

度有助于农户通过扩大社会资本、拓宽收入渠道等途径提高信贷可得性,增加资金流动性,缓解信贷约

束,更有效地参与金融市场,降低就业创业的资金门槛以增加财富积累。 表 8 结果显示,数字素养及其 4
个子维度均能够显著缓解农户信贷约束。

表 8　 信贷约束的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5)

Constraint Constraint Constraint Constraint Constraint

Digital
0. 032∗∗

(1. 997)

Operation
0. 014∗

(1. 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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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8

变量
(1) (2) (3) (4) (5)

Constraint Constraint Constraint Constraint Constraint

Acquire
0. 031∗∗

(2. 021)

Apply
0. 051∗∗

(2. 243)

Awareness
0. 043∗∗∗

(2. 601)

_cons
0. 182∗∗ 0. 187∗∗∗ 0. 105∗∗∗ 0. 112∗∗∗ 0. 183∗∗∗

(2. 563) (2. 696) (2. 686) (2. 644) (2. 603)

户主 / 家庭 / 村庄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N 1
 

753 1
 

753 1
 

753 1
 

753 1
 

753

R2 0. 022 0. 023 0. 025 0. 024 0. 019

2. 风险管理能力

本部分探讨数字素养是否能够通过增强家庭风险管理能力来提高财富积累。 借鉴尹志超等[46] 的研

究,本文以农户存在资金需求时的借款渠道偏好衡量家庭风险管理能力。 具体来说,若农户优先选择向

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借款,则认为其风险管理能力较高;若农户优先选择向亲朋好友等非正规渠道借款,
则认为其风险管理能力较低。 相较于非正规渠道借贷,正规金融渠道在利率、期限、合同约束和风险审核

等方面更为规范,因此,优先选择正规金融机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农户的风险识别和管理意识。 根

据表 9 的结果,数字素养及其 4 个子维度均对农户家庭风险管理能力产生了积极影响,并且在 1%的水平上

具有显著性。 综上,假设 2 得以验证。
表 9　 风险管理能力的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5)

Risk-ability Risk-ability Risk-ability Risk-ability Risk-ability

Digital
0. 056∗∗∗

(8. 338)

Operation
0. 010∗∗∗

(3. 410)

Acquire
0. 045∗∗∗

(5. 278)

Apply
0. 040∗∗∗

(6. 316)

Awareness
0. 017∗∗∗

(6. 897)

_cons
-0. 113 0. 130 0. 127 -0. 025 0. 084

(-0. 482) (0. 548) (0. 542) (-0. 106) (0. 358)

户主 / 家庭 / 村庄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N 1
 

753 1
 

753 1
 

753 1
 

753 1
 

753

R2 0. 128 0. 099 0. 107 0. 113 0.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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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农户数字素养是农户现代人力资本中的重要方面,也是农户积累财富的重要路径。 基于 2020 年中

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数据,本文探究了农户数字素养和财富积累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信贷约束和农户

风险管理能力在农户数字素养和财富积累之间发挥的中介效应,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农户数字素养的提

升对其财富积累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数字技能应用素养和数字意识素养的提升对农户财富积累的

正向影响作用更强。 第二,农户数字素养的提升对低技术水平农户、受流动性约束农户和所处村庄有电

商服务站农户的财富积累正向影响更加强烈,其中,数字资源获取素养的正向作用更大,而数字设备操作

素养和数字意识素养对不同特征农户的财富积累水平的影响程度有限。 第三,农户数字素养的提升可以

通过缓解农户信贷约束和提升风险管理能力来促进农户财富积累增长。
根据以上研究发现,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应重点聚焦农村地区农户数字素质的提升,将其融入

农村基础教育系统,提升数字教育质量,以提高农民的数字技能适应性和数字技术应用水平。 为农户打

造数字化生活场景,激发农户的内在创新动力,提高其劳动力素质,使农户获取更多增收和财富积累机

会。 然后,特别需要关注低技术水平和受流动性约束的农户等重点群体,加强对这类重点群体的数字化

教育和数字化服务,创造更多就业和创业机会,改善弱势群体的经济收入状况,降低他们融入劳动力市场

的门槛。 这一政策建议遵循对重点群体实施精准支持的基本思路,即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提供有针对性

的政策措施,以缩小社会经济不平等差距。 最后,加强村庄电商服务站建设,将是打造为农户技能培训和

对接市场的重要平台,以协助农户更好地融入数字经济。 这一做法将提高农民的数字素养水平,拓展其

市场渠道,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 数字化工具和资源在农村地区的普及,可以有效支持农村地

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促进财富积累,并为国家整体繁荣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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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come
 

serves
 

as
 

the
 

source
 

of
 

wealth
 

accumulation,
 

and
 

increasing
 

the
 

property
 

income
 

of
 

low-
 

and
 

middle-income
 

groups
 

through
 

multiple
 

channels
 

can
 

help
 

raise
 

the
 

wealth
 

levels
 

of
 

disadvantaged
 

households.
 

Based
 

on
 

data
 

from
 

the
 

2020
 

China
 

Rural
 

Revitalization
 

Survey
 

(CRRS),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digital
 

literacy
 

affects
 

household
 

wealth
 

accumulation.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Digital
 

literacy
 

significantly
 

enhances
 

household
 

wealth
 

accumulation,
 

with
 

digital
 

skill
 

application
 

literacy
 

and
 

digital
 

awareness
 

literacy
 

playing
 

particularly
 

prominent
 

roles.
 

(2)
 

The
 

positive
 

effect
 

of
 

digital
 

literacy
 

on
 

wealth
 

accumulation
 

is
 

greater
 

for
 

low-skill
 

households,
 

liquidity-constrained
 

households,
 

and
 

those
 

in
 

villages
 

with
 

e-commerce
 

service
 

stations.
 

Among
 

the
 

sub-dimensions,
 

digital
 

resource
 

acquisition
 

literacy
 

has
 

a
 

stronger
 

effect,
 

whereas
 

digital
 

device
 

operation
 

literacy
 

and
 

digital
 

awareness
 

literacy
 

have
 

relatively
 

weaker
 

effects.
 

(3)
 

Digital
 

literacy
 

promotes
 

wealth
 

accumulation
 

primarily
 

by
 

alleviating
 

credit
 

constraints
 

and
 

improving
 

households’
 

risk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Therefore,
 

enhancing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disadvantaged
 

households
 

and
 

expanding
 

their
 

channels
 

for
 

property
 

income
 

can
 

help
 

these
 

households
 

achieve
 

wealth
 

accumul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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